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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 学界对左

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 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

格。 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 左翼

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 通过剖析和

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

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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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诗剧是一种重要的文体,中国现代诗剧

是在西方诗剧体系影响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加之

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诗歌的营养,成为一种融贯

东西、会通古今的全新文体形式。 被誉为“艺术的冠

冕” [1]447 的诗剧,也受到了诸多左翼作家的青睐,与
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一道,成为左翼文学创作的重

要实绩之一。 曾经创作过左翼诗剧的左翼作家主要

有钱杏邨、蒋光慈、高长虹、杨骚、王统照、臧克家、蒲
风、柳倩、艾青、史轮、田汉、于伶、塞克、柯仲平等人。

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别具一格,但长期处于被

冷落、被忽视的境地。 造成左翼诗剧边缘化处境的

根源在于诗剧杂糅性的文体形式———诗歌与戏剧的

杂糅,“现在所谓诗剧实在是从西洋学来的剧体的诗

或则诗体的剧,要既是诗又是剧。 因为中国的新诗

和新剧都还在草创时期,这种两者兼备的体裁便极

难建立起来” [2] 。 左翼作家以呈现“‘胜利不然就

死’的血腥的斗争”为鹄的,以反对“封建阶级” “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3] 为创作指向。 还以“同

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评工

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

论” [3]的主张,革新、建立与规范现代诗剧的体裁范

式。 对于左翼诗剧,左翼作家尝试建构起了较为全

面、系统的体裁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文体与体裁是

不同级别的概念,文体包含体裁,体裁是文体的呈现

层面之一,是根据文学作品的结构形态、语言建构、

表达方式、创作规律等所表现出的某种固定的形式。
“体裁就是文学的类型,进一步说是指不同文学类型

的体式规范” [4]90,也是文体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左

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

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

一、“戏剧化的诗”

　 　 “戏剧化的诗”,是西方诗剧的传统形式。 所谓

“戏剧化的诗”,即是以诗体语言来呈现戏剧对话,由
此由戏剧增添了浓厚的诗性,一变为诗剧。 古希腊时

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
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世纪塞尼加和泰伦提乌斯的剧

作;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马洛的戏剧;近代歌德、
易卜生的诗剧,其体裁形式均为“戏剧化的诗”。

在新文学的草创期,以郭沫若、田汉为代表的

“五四”学人已然开始了“戏剧化的诗”的创作尝试,
主要以“唱白分离” 的艺术形式进行文本的建构。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

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
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

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

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5]75 此种艺术

理念,既是对西方诗剧的呼应,又是对我国传统戏曲

的承继。
如郭沫若的《湘累》 《孤竹君之二子》 《棠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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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广寒宫》、田汉的《灵光》 《名优之死》 《南归》
《秋声赋》《门》等作品,均是此种体裁形式。 对于左

翼诗剧———“戏剧化的诗”的创作,田汉依旧在《扬子

江的暴风雨》《梦归》《苏州夜话》等作品中,以“唱白

分离”的艺术形式建构文本。 其它的“戏剧化的诗”
的左翼诗剧,如史轮的《血的愿望》、柳倩的《防守》
《阻运》、杨骚的《记忆之都》、柯仲平的《风火山》等

作品,亦是如此。 以柯仲平《风火山》 第一幕“打麦

场” [6]为例,戏剧角色“二姑娘”和“大娘”的戏剧对

话是以分段排列的“散文”与分行排列的“诗”相结

合的方式构成。 “散文” 与“诗” 不是混置,而是分

离。 戏剧角色“二姑娘”和“大娘”的念白,以及舞台

提示均是分段排列的散文化语句。 当舞台提示

“唱”———“突然唱起”出现后,“二姑娘”的演唱正式

开始,为分行排列的诗体形式。 这就是典型的“唱白

分离”的戏剧对话形式———“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

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 [5]75。 此韵文非古之韵文,
而是现代的韵文(诗体)形式———“新诗采用了西文

诗分行写的办法” [7] 。 现代的散文。 由此印证了现

代诗剧现代性的文体特质。
在《扬子江的暴风雨》中,戏剧角色的戏剧对话

也为典型的“唱白分离”,当戏剧角色之后出现舞台

提示“唱”之后,田汉便以诗体(韵文)作为该戏剧角

色的台词,从而使《扬子江的暴风雨》由“剧”升华为

“诗剧”。 在诗体形式的戏剧对话中,田汉借暗示性

意象客观地传递自我的情感,展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戏剧角色抒发自我情绪的吟唱中———“这是中国

人民的颈上 / 还带着巨大锁链的时候;” [8]41、“挡不

住咆哮前进的扬子江, / 暴风雨终于起来了,” [8]41、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8]47,“锁链”、“扬子江”、
“暴风雨”、“巨浪”等意象暗示、象征了帝国主义对

中国人民的压迫以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力量的高

涨。 意象是诗歌文体的核心要素,“意象,是诗歌艺

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或者说

在一首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

和意象” [9]13。 诗歌是由具体的意象组合而成,意志、
思想与情感构成了诗歌的“意”,而生活中的具体事

物则构成了“意”的客观对应物。 由此,意象往往具

有象征、隐喻色彩。
《扬子江的暴风雨》中戏剧角色的身份背景以产

业工人为主,《风火山》与其相比,戏剧角色的身份背

景更为复杂,则柯中平依据人物的身份采取对应的

语言风格。 唱词(韵文)多采用谚语、俚语、俗语的口

语化形式———“三脚蛤蟆无处找”、“死鬼”、“连毛吃

猪”等。 第三幕“生与死交战” 中出场的戏剧角色

“连指导”的唱词(韵文),则以书面语为主———“谁

当生悲伤,死悲伤 / 谁该安乐地活在世上? / 炸坏那

往日 的 月 亮, / 刺 杀 那 旧 日 的 太 阳, / 一 切 归 毁

灭——— / 那有穷苦人不能怀胎? / 穷苦人得离情割

爱! / 你更高更高更高的战士呵, / 伟大伟大更伟大

的女儿! / 生命等于死, / 我完结今生, / 教小子创造

来世!” [6]180-181“连指导”的唱词(韵文)中还包含有

诸多的象征性意象,如“炸坏那往日的月亮”、“刺杀

那旧日的太阳”,暗示了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人民

军队和人民群众战胜、冲破旧制度、旧传统、旧格局

的决绝态度和坚定信念。 并且以富有哲理的书面

语,表达了对人生与命运的深刻理性思索。 这源于

戏剧角色“连指导”的身份背景和文化素质,身份、素
质的转换促成了语言诉说方式的转变。 因此,“连指

导”的唱词(韵文)以书面语为主。
口语和书面语的杂合、散文与韵文的分离,使以

《风火山》《扬子江的暴风雨》等为代表的“戏剧化的

诗”的左翼诗剧,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诗意

盎然,内蕴丰厚,展现出“戏剧化的诗”的艺术性与诗

性,展现了出高尚的革命精神,表达了深厚的情感。
也促进了现代诗剧在工农大众中的传播。

二、“纯诗的戏剧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散文(与韵文相对的、通
俗易懂的语言)创作戏剧的风潮形成,引领这股风潮

的是易卜生,“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一剧之后放弃

诗体,为的是用散文写出当代的社会问题,这在现代

戏剧史上是一桩最为重大的事件。” [10] 众多作家受

此影响,纷纷转投写实主义的散文剧阵地。 由此,传
统诗剧式微,散文戏剧取代诗剧成为主流,戏剧与诗

剧由此分殊两途。 20 世纪上半叶,英美新批评派在

西方掀起一股诗剧复兴的浪潮,诗剧的体裁形式由

“戏剧化的诗”转变为“诗的戏剧化”。
肯尼思·勃克首创“戏剧化论”的观点,在此基

础上,克林斯·布鲁克斯生发了“戏剧性原则”的理

论,指出“诗歌的结构类似戏剧的结构” [11]190。 “诗

的戏剧化”即是指将戏剧角色注入诗歌之中,而角色

之间的对话构成戏剧对话,并进一步构成戏剧冲突,
产生戏剧剧情,从而使作品由诗歌一变为诗剧。 “诗

的戏剧化”具体分为“纯诗的戏剧化”以及“散文诗

的戏剧化”两种形式。 “纯诗的戏剧化”将戏剧因素

融入诗歌之中,使诗歌兼具诗性和戏剧性。
在左翼诗剧的创作中,“纯诗的戏剧化”的作品

数量众多,是作家十分青睐的一种体裁形式。 如阿

英的《暴风雨的前夜》 《记言———赠印度行商》、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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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的《罢工》 《梦中的疑境》、高长虹的《死的舞曲》
《从民间来》、臧克家的《老哥哥》、蒲风的《六月流

火》、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九百个》、于伶的

《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涛文)》等,不胜枚举。 以《罢

工》为例。
他回来了,她远远地就问: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公司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吗?
家中已经没有了油,米,柴……”
他半晌不言,忽然叹口气:
“我们还有什么活头呢?
我已经吃够了烟草灰,
我已经吸够了烟草气;
与其活着做资本家的牛马,
不如死了做一个自由的鬼。” [13]10

由于戏剧角色“她” 和“他” 发生了戏剧对话,
《罢工》由“诗”升华为“诗剧”———“纯诗的戏剧化”。
戏剧对话是诗剧的关键因素和标志性特征,“全面适

用的戏剧形式是对话,只有通过对话,剧中人物才能

互相传达自己的性格和目的” [14]259。
诗集《战鼓》是 1929 年左翼文学的重要出版物,

也是蒋光慈的代表诗作。 蒋光慈已然把“赤光”隐喻

为自我的“新梦”,“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

光的洗礼,思想为之一变。 他本富于情感于研究社

会科学之暇,高歌革命,将至三年,新诗已褎然成

帙” [15]98。 但在实际写作时,却没有囿于现实主义的

创作技法。 以《梦中的疑境》为例,蒋光慈将自我的

梦境世界和精神世界以“诗的戏剧化”的体裁形式进

行呈现,引入戏剧角色“我”与“小孩子”,二者发生

了戏剧对话。 戏剧对话发生于梦境之中———“二,二
四,醒后作” [16]10。 “我”对前途犹疑,对未来迷惘,这
种疑惧被“小孩子”的慰藉与激励所消解:“我们走过

的路已经变成了 / 险绝的崖壁, / 颓废的荒丘; / 我们

未走过的路,那里还是 / 鲜艳的红花, / 娇滴的绿柳。”
诗人展现了自我的超现实、超理性的梦幻世界和无

意识世界,“我”与“小孩子” 则是作者本人超现实、
超理性的梦幻世界和无意识世界的艺术再现,“纯粹

的精神学自发现象 …… 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

督” [17]484。 作品描写的是主人公的梦境,是对非客

观、非理性的欲望世界的无意识反应。 戏剧角色

“我”与“小孩子”的生成与创作主体———蒋光慈的

精神世界密切相关,诗人的下意识、本能的精神世界

与心理世界的活动———自我对革命前途的思考,成
为艺术创作的源泉。 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使情感的

表达更为幽婉与曲折,更富理性与意蕴。

在蒋光慈“纯诗的戏剧化”的作品中,《罢工》的

感情表达为不加节制的直线倾泻,这也是大多数左

翼诗剧的主要感情表现形式。 《梦中的疑境》的情感

表达则是借助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超现实主义

形象,客观、幽婉地进行传递,这就为左翼诗剧,特别

是“纯诗的戏剧化”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写作思路和

艺术形式,从而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创作。

三、“散文诗的戏剧化”

　 　 路易·贝尔特朗的散文诗集《夜之卡斯帕尔》是

散文诗作为独立文体诞生的标志。 在诗集中,贝尔

特朗进行了前卫、先锋的文体实验,最惹人注目的是

“散文诗的戏剧化”的创作。 继贝尔特朗之后,波德

莱尔、兰波、泰戈尔等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

剧,散文诗剧在海外成为一种流行的文体形式。 在

新文学时期,亦受到诸多“五四”学人的青睐,创作不

胜枚举。 但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相比,却是云泥之

别,罕有学者、作家进行界定与阐释,研究成果无论

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成比例。
胡适 1917 年 11 月创作了《人力车夫》,刊载于

1918 年 1 月《新青年》的第 4 卷第 1 号上,是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剧作品,也是第一首散文诗剧。
早期的散文诗剧还有刘大白的《再造》 《月和相思》、
刘半农的《学徒苦》 《卖萝卜人》 《猫与狗》 《饿》 《老

牛》(《扬鞭集》版)、郑振铎的《旅程》 《自由》 《荒芜

了的花园》、穆木天的《复活日》、徐雉的《送给上帝

的礼物》 《乞丐》、徐志摩的 《“ 夜”》 《 谁知道》 等。
1927 年 7 月,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出版,“有了小

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

一本,谓之《野草》” [19]469。 其中《过客》《失掉的好地

狱》《死火》《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狗的驳诘》 《死

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为典型的散文诗剧。 即

在散文诗中融入戏剧因子,使之升华为散文诗剧。
除鲁迅外,左翼作家王统照同样擅于撰写散文

诗剧,20 年代有《道听———在津浦道中》,40 年代又

迎来一个创作高峰,“一九四八年夏,又收到他的第

三篇文稿《散文诗十章》” [20]82。 《散文诗十章》共有

十部散文诗:《荆棘与荆冠》 《神迹与污鬼的假日》
《“入于土的永变为土”》 《“水就变成血了”》 《“是在

身子以外呢还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顶楼中的醉人

说》《赐给他的重新收回》 《施予者的路遇》 《寻求梦

的寻求者》《生命树的等待》,上述作品均被王统照注

入了戏剧因子,由散文诗升华为散文诗剧。 左翼文

学时期,王统照也创作了多部散文诗剧,有《失了影

的镜子》《回声》《苔语》等。 “散文诗的戏剧化”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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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化的诗”和“纯诗的戏剧化”,其体裁的杂糅更

为繁杂———散文性的体裁外形、诗性的体裁内核、剧
性的体裁特质的复合性杂糅。

如《苔语》,从体裁外形上看,为典型的分段排列

的散文。 在创作过程中,诗人选取了“青苔”和“秋海

棠”两种植物作为客观物象。 “秋海棠”与“青苔”相

比,是优美的观赏性花卉,花期一般只有半年,“青

苔”的生命力却极为顽强。 生长在相似环境之中的

两种客观物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低调、一
个高调;一个平凡、一个夺目;一个追求短暂的美丽,
一个追求生存的强力。 王统照借此对生命的意义、
生存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性思考。 客观物象

“青苔”和“秋海棠”与作者的创作理念实现了契合,
从而升华为意象,承载着作者的理性思考,客观地传

递诗人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理念。 “青苔” 和“秋海

棠”发生了戏剧对话,作者通过对话进一步向读者和

观众展现自我的人生追求与理想信念。 “青苔”象征

了在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具有生命强力的一类人,
“败叶、飘蓬,正在被冷风吹乱的时间,这些似无根蒂

的青苔低低地,柔柔地,却不为秋力催动。 它们没有

摇动的华耀,所以也没有漂泊的忧虑,正是由于它们

的层集,密附,不是轻薄,不会分散的缘故” [21]285,也
体现了王统照对“生存的力”的推崇与追求。 在《苔

语》中,诗歌意象与戏剧角色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与统

一,既使散文诗《苔语》升华为散文诗剧,呈现出剧性

的体裁特质。 又客观传递出作者的情感与理念,主
旨幽婉、内蕴深远、富含理性因子,极富艺术感染力。

在《失了影的镜子》中,王统照围绕“失了影的镜

子”,安排了三个戏剧角色:“他”、“老人”、“童子”,
“老人”与“童子”分别象征了年老时的“他”以及孩

童时的“他”。 “老人”、“童子”、“他”各有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的镜子都不能反射出自己的影子。 “童子”
(孩童时的“他”)面对“失了影的镜子”时,表现出一

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老人” (年老时的“他”) 面对

“失了影的镜子” 时,表现出一种平静的人生态度。
唯独“他”(当下的自我)面对“失了影的镜子”时,表
现出“悚然”、“惨淡”的心态,最后那面“失了影的镜

子”在“他”惊慌失措的“抖颤”中摔成了碎片。 意象

“失了影的镜子”是作者思想情感与理想意念的诗意

外化,全文的主旨和立意十分隐晦与曲折,得益于暗

示性意象“失了影的镜子” 的应用。 “失了影的镜

子”暗示和隐喻了不同人生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
以及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在面临人生问题之时

自我的人生态度。 暗示性意象的应用,使得作品诗

性浓郁、意境幽深,这也是王统照在文章标题后注明

其为“散文诗”的缘由。 此外,“老人”、“童子”、“他”
之间的对话,使得作品具有了饱满的戏剧性,《失了

影的镜子》也就成为散文诗剧。
王统照是新文学时期特别是左翼文学时期,散

文诗剧创作的代表作家。 他的散文诗剧,在体裁外

形上虽为分段排列,但在内在情绪与外在节奏的诗

性融合、含蓄幽婉精美凝练的诗性表述、暗示性意象

的诗性建构三个方面的努力尝试,使其创作更倾向

于“诗”,而非“散文”或“戏剧”。 与鲁迅、唐弢、聂绀

弩、师陀、莫洛等作家一道,擎起了中国散文诗剧创

作的大旗。

四、结语

　 　 以往学界对左翼文学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左翼

文学运动时期的小说创作,而忽略了现代诗剧的创

作实绩。 通过回溯与剖析左翼诗剧的创作实绩,可
以发现左翼诗剧在左翼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与小说、
诗歌、散文、新诗一道,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

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基本涵盖和囊括了中国

现代诗剧的体裁范式。 这就为现代诗剧在中国文坛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

和艺术形式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左翼诗剧的

体裁范式为切入点,对左翼诗剧三种体裁形式进行

彻底的剖析与阐释,能够实现对左翼诗剧的创作模

式、审美范式以及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整体性、全面

性的梳理和透视。 从体裁范式角度系统的研究左翼

诗剧,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并深化左翼文学的研究,
能够为当下乃至今后的诗剧创作提供借鉴与指导作

用,对中国新文学也是有益的丰富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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